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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嫂子》与《金锁记》的女性抗争叙事比较

莫呷呷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省成都市，610041；2446943903@qq.com）

摘　要：《嫂子》与《金锁记》作为聚焦女性命运的文学作品，分别以传统婚姻制度与封建家族文化为背
景，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嫂子》通过彝族女性“嫂子”的逆来顺受与无声抗争，控诉
了“家支外婚”“等级内婚”等制度对女性的压迫；《金锁记》则以曹七巧的扭曲人格与疯狂报复，批判封建礼
教与金钱枷锁对女性人性的异化。文章结合文本比较分析，从女性形象、主题表达及叙事手法等维度切入，
揭示两部作品在女性主义思想上的异同，分析不同社会语境下两女主人公命运的共性与特性以及反抗方式的
异同，以期深化对这两部作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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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女性主义视角的比较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与地位变化。《嫂子》与
《金锁记》作为两部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学作品，在女性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地位。《嫂子》出自彝族女作家
阿蕾之手，以细腻笔触展现了彝族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与社会习俗束缚下的悲惨命运，是对彝族女性生存境
遇的深刻剖析。而张爱玲的《金锁记》则描绘了曹七巧在封建家族与金钱枷锁下扭曲的人生，将女性在男权
社会和物质压迫下的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对两部作品女性主义视角的比较研究，我们能清晰看到不同
文化对女性命运的塑造与影响。《嫂子》所处的彝族文化环境，有着独特的婚姻制度和社会习俗，如“家支外
婚、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姑舅表优先婚、姨表不婚” [1]等，这些制度成为束缚彝族女性的枷锁。而《金锁
记》所展现的是封建大家庭中女性的困境，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在不
断变革，女性的地位也在逐步改变。研究这两部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了解到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下，
女性是如何在困境中挣扎、觉醒，以及为争取平等地位所做出的努力。
通过运用文本细读法，比较分析法，从女性形象出发，将作品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将

《嫂子》与社会文化、婚姻制度紧密相连，把《金锁记》与封建礼教、家族文化相结合，从而更全面、深入
地理解作品中女性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和意义。

1. 《嫂子》与《金锁记》中的命运的相似性

1.1. 受传统制度压迫的悲剧结局
“嫂子”与曹七巧虽身处不同文学世界，但都在传统制度的压迫下走向了悲剧结局，深刻展现出传统社会

对女性的摧残。
在《嫂子》里，嫂子的命运深受彝族传统婚姻制度的操控。自幼父母双亡的她，在姑舅表优先婚的强制

安排下，未成年便嫁给了比自己还小的表弟柯惹。这样的婚姻并非基于爱情，而是家族利益和传统习俗的安
排。柯惹稚气未脱，无法给予嫂子应有的关爱和依靠，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幸的。不久公婆相继去
世，嫂子承担着繁重的家事和事务，在森林里遭到阿蕾家的女婿沙玛拉惹强暴后并有了身孕，他们请求邱莫
乡长让他们结婚，在遭到指责和拒绝后，“嫂子”随沙玛拉惹一起双双殉情。嫂子的悲剧，是传统婚姻制度对
女性自由和幸福的残酷剥夺，她在这种制度下，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以死亡来反抗这不公的世界。
曹七巧在《金锁记》中的遭遇同样悲惨。她出身小商户家庭，却被兄嫂贪图钱财，嫁给了姜家患有软骨

病的二少爷。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她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丈夫的残疾又使她的正常情欲无法得到满
足，长期处于压抑和痛苦之中。在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下，她的人性逐渐扭曲。她对爱情的渴望
被无情扼杀，与姜季泽的感情也因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无法实现。夫死公亡后，她虽分得遗产，却陷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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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枷锁，变得自私、刻薄、变态。她破坏儿女的幸福，最终孤独地死去。曹七巧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和
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双重摧残，她在这种环境下，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子变成了一个被仇恨和欲望支配的
人。
从女性主义理论角度来看，“嫂子”和曹七巧的悲剧结局体现了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波伏娃

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过去、历史和宗教。她们散居于男人之间，不论是住所、工作、
经济资源、社会地位都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男人” [2]。嫂子和曹七巧都无法摆脱传统制度的束缚，成为了男性
和社会的附属品，她们的命运被他人主宰，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她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
会的悲剧，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不公。

1.2. 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
“嫂子”和曹七巧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都经历了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她们的觉醒之路充满了阻

碍，受到社会观念和自身认知的双重束缚。
“嫂子”在传统婚姻制度的压抑下，最初默默忍受着不幸的婚姻。丈夫柯惹年幼不懂事，对家庭毫无责任

感，只能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任。然而，沙玛拉惹的出现，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嫂
子》中有这样一段话:“而最终从那天以后，沙玛拉惹又接连撬开了三四晚嫂子家的门，再后来不知是嫂子先
就留门了，还是沙玛拉惹来了才开的门，反正沙玛拉惹进出嫂子家就像进出自己家那么方便了 [3]。”潜伏在
嫂子无意识中的觉醒是她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但她的觉醒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她与
沙玛拉惹的感情是不道德的，违反了彝族的婚姻习俗。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嫂子的反抗显得无力，她
最终选择与沙玛拉惹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自由和爱情。她的觉醒过程，是一个从默默忍受，到逐渐觉醒，再
到反抗失败的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曹七巧的女性意识觉醒同样艰难。在姜家，她长期遭受歧视和压抑，丈夫的残疾使她的情欲无法得到满

足，她的正常情感需求被忽视。但她并没有完全屈服，她对姜季泽产生了感情，这是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女
性意识觉醒的表现。她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试图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然而，她的觉醒受到了自身认知和
社会环境的双重限制。出身低微，在姜家缺乏地位和话语权，她的反抗往往被视为叛逆和不道德。同时，对
金钱的渴望和贪婪，也使曹七巧逐渐迷失自我，陷入了金钱的枷锁。她的觉醒之路充满了曲折，最终以悲剧
告终。
从社会观念方面来看，传统的男权社会观念认为女性应该顺从、隐忍，女性的意识和需求被边缘化。“嫂

子”和曹七巧的觉醒行为违背了这种传统观念，因此受到了社会的排斥和打压。从自身认知角度而言，她们在
长期的压抑环境中，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传统观念的认同，这使得她们在觉醒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她们的经历表明，女性意识的觉醒需要突破社会和自身的重重障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2. 《嫂子》与《金锁记》中女性主义表达的差异

2.1. 反抗方式的不同表现形式对比
“嫂子”与曹七巧在反抗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源于她们各自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以及所处的社

会环境。
“嫂子”是美丽、善良、勤劳的代名词，又是封建习俗礼教的温顺奴隶。长期生活在传统的彝族乡村社

会，深受传统婚姻制度和社会观念的束缚。她在面对不幸的婚姻时，最初选择了默默忍受，独自承担起家庭
的重担。沙玛拉惹和“嫂子”的“婚外情”，甚至为爱殉情，是对彝族传统包办婚姻的强有力冲击与挑战，是对
摧残人性制度的抗争与背叛，是寻求自我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寄托。正如邱紫华先生所说:“美学悲剧性是指主
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
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持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
亡，从而显示出超强的生命力，把全体自身的精神岁月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
部价值 [4]。”“嫂子”的反抗方式体现了她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她试图打破传统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追
求自己的幸福。但她的反抗缺乏理性和策略，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显得无力。
曹七巧则不同，她泼辣、精明。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她遭受了诸多歧视和压迫，长期的压抑使她

的性格逐渐扭曲。她的反抗是在长期的痛苦和压抑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她对姜家的人充满了
怨恨，常常以尖刻的言语和泼辣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在爱情方面，她大胆地向姜季泽表达爱意，试图
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这种反抗是对封建礼教束缚下男女情感压抑的挑战。在经济上，她为了争取自己的财
产权益，在分家时与姜家的人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与他们争吵、哭闹。然而，曹七巧的反抗逐渐走向了极
端，她在爱情和经济上的追求受挫后，开始变得自私、刻薄，对身边的人进行报复。她破坏儿女的幸福，成
为了一个令人憎恶的人。她的反抗方式从最初的争取自由和权益，逐渐演变成了对他人的伤害，失去了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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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意义。曹七巧的反抗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和无奈。她的反抗虽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斗争
性，但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支持，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2.2. 文化背景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嫂子》与《金锁记》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女性命运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婚姻制度、社会观念

等多方面体现出显著差异。
在彝族文化中，传统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极为明显。以姑舅表优先婚为代表的婚姻习俗，将女性的婚

姻选择局限在特定的家族范围内，女性几乎没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嫂子”的婚姻便是这种制度的受
害者，她在未成年时就被嫁给表弟柯惹，这段婚姻并非基于爱情，而是家族利益的考量。在这种婚姻制度
下，女性成为了维护家族关系的工具，她们的个人情感和幸福被忽视。彝族社会中，家支等传统势力强大，
对女性的行为和思想有着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嫂子”与沙玛拉惹的感情，因为违背了传统的婚姻观念，最终
导致悲剧结局。这种文化背景下，女性的命运被传统习俗和社会观念紧紧束缚，她们的反抗往往受到极大的
阻力。
在《金锁记》中，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更为复杂和深刻。在封建大家庭中，女性不仅在婚

姻上没有自主权，还在经济、人格等方面受到严重的束缚。曹七巧被嫁给姜家残疾的二少爷，她的婚姻是一
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在姜家，她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家族，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封
建礼教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有着严格的规范，女性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等传统道德观念。曹七巧的反抗行为，如
对姜季泽的爱情追求，被视为不道德和叛逆的行为，遭到了周围人的排斥和打压，使女性在追求自由和幸福
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困难。
不同的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命运。在《嫂子》中，女性更多地受到传统婚姻制度和家族势力的束

缚，她们的反抗往往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而在《金锁记》，女性受到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多重
压迫，她们的反抗不仅涉及爱情和婚姻，还包括对经济独立、人格尊严等方面的追求。文化背景的差异，深
刻地影响了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也反映了不同文化中女性主义表达的独特性。

2.3. 觉醒与挣扎的表现形式对比
“嫂子”与曹七巧在女性意识觉醒与挣扎的表现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嫂子”的觉醒与挣扎表现得极为含

蓄内敛。她长期生活在彝族传统婚姻制度的阴影下，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压迫和束缚，反抗意识被深深压抑。
她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最初只是在内心深处暗自涌动，不敢轻易表露。在与沙玛拉惹产生感情后，她虽有反
抗的想法，但行动上却十分谨慎。她深知自己的行为违背了传统习俗，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因此在与沙
玛拉惹相处时，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她的反抗更多地体现在一些细微的行为和表情上，如在面对丘莫乡长的
拒绝时，她默默流泪，眼神中透露出无奈和绝望，这种无声的反抗，是她在强大的传统势力面前，无力抗争
的表现。
相比之下，曹七巧的觉醒与挣扎则显得异常激烈。她身处封建礼教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之下，内心的压抑

和痛苦达到了极点。她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以泼辣的言语和大胆的行为，向封建礼教和不公的命运
发起挑战。在姜家，她面对众人的歧视和排挤，毫不畏惧地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进行反击，毫不留情地揭露姜
家人的虚伪和丑恶。在分家时，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姜家人大吵大闹，甚至不惜使用撒泼耍赖的手
段。她对爱情的追求也同样大胆，主动向姜季泽表达自己的情感，毫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束缚。她的这些行
为，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
在挣扎程度上，“嫂子”的挣扎相对较为温和。虽然对传统婚姻制度不满，但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对社会舆

论的恐惧，“嫂子”的挣扎更多地停留在内心层面，很少付诸实际行动。心存顾虑，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勇气。
而曹七巧的挣扎则更为剧烈和持久。她在封建礼教和金钱的压迫下，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挣扎，从最初的言语
反抗，到后来的行为反抗，她的每一次挣扎都充满了痛苦和无奈。即使在反抗失败后，她也没有放弃，而是
将内心的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报复，这种挣扎已经深入到她的灵魂深处，使她的性格发生了扭曲。最终却以
悲剧收场，甚至祸及两代人，正如小说结尾所写：“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
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5]两人不同的表现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意识觉醒
与挣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3. 结论

《嫂子》与《金锁记》折射出了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命运的共相与殊相。作为传统制度的牺牲品，“嫂
子”与曹七巧的悲剧命运殊途同归：前者因封建传统婚姻制度沦为家族联姻的工具，后者因封建礼教与金钱异
化被囚禁于黄金枷锁中。她们的婚姻自主权被剥夺，情感需求被压抑，最终以死亡或畸变的反抗形式控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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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压迫的结构性暴力。二者的觉醒历程虽充满坎坷，却成为女性意识萌芽的隐喻——“嫂子”以殉情完成对自
由爱情的终极追寻，曹七巧则以扭曲的报复揭示封建伦理对人性的绞杀。
两部作品的反抗方式与文化语境深度互文。封建传统婚俗的显性规训，使“嫂子”的抗争局限于情感层面

的隐忍与爆发；而封建家族中礼教、资本与男权的共谋，则令曹七巧的反抗兼具经济争夺与人性异化的复杂
性。这种差异印证了女性主义表达的多元性。无论是“嫂子”对爱情的殉道式追求，还是曹七巧以物化自我为
代价的疯狂报复，均暴露出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突围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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